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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8年，莫政熹在电视台房产

频道任职期间便开始接触传统建筑题

材。2019年，他与设计师齐胜利一拍即

合，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 IP纪录片。当

时国内系统记录中国传统民居的纪录片

仍是空白，两人决定用影像进行填补。

“做《中国民居》的初衷很简单，趁老

房子还在，趁住在里面的人还在，赶紧拍

下来。”莫政熹说，团队从一开始就不打算

走“纯建筑科普”路线，“我们很早就确定

了，中国民居的核心还是关于人的故事。”

不同于常规纪录片提前锁定对象与

脚本，《中国民居》坚持“找人不找地方”。

莫政熹介绍，片中大部分人物故事都是摄

制组抵达当地后才发掘的，“我们希望能

有真正生活在当地的人，表达他对这片土

地的感受。”这样的“偶遇”占到人物的三

分之一。比如第一季拍摄丹巴碉楼时，团

队本是找民宿落脚，住进去才发现主人家

三代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最终拍成正

片。从 2019年至今，目前三季内容已陆

续登陆央视等平台，也有不少观众提到，

曾在课堂上看到老师选播相关片段。

今年春节后，团队启动 AI 漫剧创

作。刘俊生说，漫剧的认知基础完全来

自多年拍摄《中国民居》的积累，“不是凭

空切入这个领域，而是从之前的积累自

然延伸出来的。”团队最早把纪录片内容

直接漫剧化，如地坑院建造过程、广州趟

栊门的建筑智慧——这些拍摄时已吃透

的知识，只需换一种更轻松、更大众的形

式重新包装，剧本很快就能成型。在他

们看来，两者内核一致，纪录片坚持真实

记录，漫剧允许艺术加工，但都在传递

“家”与“在地文化”的感受，只是用更轻

量化的方式触达更多年轻受众。

六年
深耕 从空白起步，纪录片坚持“找人不找地方”

“走进”广州街巷

从开平碉楼、福建土楼到青海藏寨，《中国民
居》纪录片团队走遍全国，记录别人的“家”。如今，
他们把镜头转回广州，用AI漫剧讲述三元宫石狮
子、大榕树下的民俗记忆与东山口的城市日常。自
媒体账号“入扉”近期推出的系列视频意外走红，也
让这群拍了多年纪录片的创作者，开始用更年轻的
方式探索本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近日，新快报记
者专访了《中国民居》纪录片联合发起人、“入扉”运
营总监莫政熹和联合发起人、“入扉”创作总监刘俊
生，听他们讲述镜头背后的故事。

■采写：新快报记者 沈汶芸 金瑜

■摄影：新快报记者 黎奥

AI漫剧

希望大家通过作品
更多关注广州文化

Q：剧集里融入了很多岭南民
俗角色而不是人物来推动和串联
情节，为什么选择用这类本土民俗
形象来串联广州城市故事？

刘俊生：当我们评判一方水土

的变迁时，从一个人身上可能只看

到几十年的跨度，但若把叙述时间

拉得很长，你会发现他见证不了。

所以我们会搬出大家熟悉的一些

角色作为见证历史的人，这是非常

中国化的表达。

Q：您希望观众看完这一系列
的AI漫剧，重新看见一个怎样的
广州？

刘俊生：我想让外地观众看到

一个好玩、有创意、充满活力的广

州，也想让本土观众树立文化自

信。广州一直走在全国发展前列，

人民南路高架桥、华林寺等都是实

打实的“全国第一”，我希望大家通

过这些作品更多地关注广州的文

化，知道广州过去有多辉煌，到现

在也依旧很厉害。未来我们还打

算把粤剧、粤语歌融入内容，把广

州人熟悉的曲目、长辈常说的老话

自然放进视频里。

Q：你们是怎么思考“做广州
本土文化内容”这件事的？AI在这
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莫政熹：我们两个人都是土生

土长的广州人，在粤语环境里长

大。之前做纪录片大多面向全国

受众，一直在思考怎么把本土文化

做得让大众能看懂、接受。很幸运

刚好有 AI，让我们不再受很多限

制。广州有很多“全国第一”的事

物，历史中的种种都值得反复讲

述。我们作为本土影像创作者，就

是用当下技术产出内容——前辈

们也一直在做同类的事，只是现在

轮到我们接担子，之后还会有新一

代接力，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Q：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入
扉”想做的事情，会是什么？

莫政熹：讲述家的故事。

“我们在全国各地拍了这么多年，但

好像没在广州有过这样的拍摄。”谈及创

新尝试的原因，刘俊生如是说。他认为，

广州发展太快，文化藏在高速发展的缝

隙里，很难被人直接抓住。“我们一直在

表达各地的情感，作为广州人，我们自己

也有很多真情实感的城市记忆。”

于是，一群拍纪录片的人，开始用AI
漫剧“走进”广州街巷。

三元宫那一集，刘俊生自己就是主

角。“摸石狮子这个动作，是我从小到大

的经历，现在带着我女儿去摸，（旧时的

感觉）一直留在我心里。但以前没有机

会表达，现在有了AI，它一下子就排在了

我选题榜单的最上面。”当城市更新加

快、能承载记忆的东西变少，本土的文化

遗产和记忆传承就成了灵感来源。

漫剧视频意外走红后，他们发现，三

分之一的网友评论都提到了粤语。“大家

非常期望看到有粤语的内容。”这给了他

们强烈的指引——本土市场、本土文化

宝库，还可以好好开发。

“我用粤语写剧本，感觉很通畅。”刘

俊生说，粤语配音还恰好成了不少孩子

学习的素材。他曾偶然刷到一位妈妈拍

孩子背“大榕树”视频的开场白，把粤语

对话都学了下来，很受触动，“这让我在

视频表达上更有信心，我觉得做这件事

是有传播意义的。”

视频里风趣的粤语表达、快节奏的

剪辑、重复桥段的运用辨识度极高，刘俊

生坦言这是从小看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电

影留下的印记：“我本身是周星驰的粉

丝，几乎每个粤语视频里都藏着这类电

影的影子，剪辑节奏、重复手法都是从小

耳濡目染来的。”

回到
广州 打捞高速发展缝隙里的文化记忆

在“入扉”的漫剧里，AI只是一个工

具，从来不是主角。

“我从来不想标注这个片子是AI做的，

希望大家忽略它。”莫政熹表示，他们借助

AI技术，只是因为不会画动画，创作逻辑依

旧保留着纪录片的真实底色。莫政熹强调，

所有片子里出现的场景都是他们实地拍摄

的照片，“先取好景，后期只是把卡通人物合

成上去，背景做动漫的风格化处理。”

在当下 AI 内容普遍追求仿真人的

趋势里，他们反而刻意选择相反风格，

“我们想做动漫，因为想象空间可以更

大，故事内容和思考才是更重要的。AI
只是一个形式，不是做得越真代表越

好。”莫政熹说。这种“反其道而行之”，

恰恰成了他们的特色。

提及纪录片与AI漫剧创作的不同，

刘俊生表示，纪录片是在记录一些真实

发生的过程，不能有过多个人表达在里

面，但AI漫剧可以有一些自我情感的塑

造，难度在于怎么用好玩的方式包装有

意义的思考。刘俊生举例，像人民高架

桥这类AI视频，重新把一些没有标准答

案的问题抛给观众，既能引发活跃度，也

留给大家更多思考空间。

同样地，莫政熹直言：“纪录片可以任

性一点，我不管观众怎么样，首先要忠于

真实，AI漫剧这类大众传播还是要用接

地气的方式去呈现。”但本质上，他觉得两

者也是一回事：“即使是漫剧，也是基于真

实发生的、我们经历的、有感而发的。”他

提及，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在课堂观

看《中国民居》纪录片的经历，无论是《中

国民居》还是“入扉”AI漫剧，都在无形之

中承载了知识的传播功能，把更多未知的

生动故事，带给每一位期待相遇的人。

AI不是
主角 用“好玩”包装有意义的思考

◀《中国民居》纪录片联合发

起人莫政熹（左）与刘俊生。

▲广州图书馆收藏证。

■“入扉”账号发布的系列AI漫剧。（截图）

主创团队：“想让外地观众看到一个好玩、有创意、充满活力的广州”

一群纪录片人


